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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胡克潜 吕延礼

1840年的夏末，正是暑热渐退，景色怡人的
好时节。但浙东一带，却弥漫着一股莫可名状的
悲哀肃杀之气。

战略重镇定海在英军攻击下已经失陷，浙江
腹地暴露在英军面前，而清廷短期内又无法组织
起夺岛反击。形势大坏的同时，浙江又临阵换帅，
巡抚乌尔恭额因“事前既无准备，临变不合机
宜”，被盛怒的道光皇帝革职严谴。

罢黜了旧巡抚，接下来紧要的就是遴选新人
上任。正在四川任布政使的刘韵珂，进入了道光
的选才视野。

“刘韵珂办事果断干练，历任各职政绩都不
错，很得道光的赏识。这次危难之际，让他主政浙
江，便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和期许。”汶上一中高级
教师王怀瑞说。

刘韵珂踌躇满志地出发了。临行之际，他已
经打定了主意，赴浙后定要和逆夷血战，维护天
朝的尊严。

他这么想，也这么做。可纵然他苦心经营维
持，依旧难以阻止浙江战场的大溃败。痛苦的现
实，让刘韵珂如闻惊雷、如梦初醒，从盲目无知，
转向求真务实，开始思考战争的前途和命运。

“刘韵珂在战争中的立场由‘剿’转‘抚’，更
多是立足于现实的考量，代表了天朝迷梦破碎
后，官绅群体的反思和探索。后来他视察台湾，奏
议开发宝岛；徐继畲作《瀛寰志略》，介绍外部世
界，他又不顾谤议喧腾，亲自作序，推许褒奖，可
见他的思想变革。”王怀瑞说。

受命危难之际，力主抗敌备战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刘韵珂生于汶

上县刘楼镇刘楼村的一户普通人家。
“兄弟中，刘韵珂排行第三，村人多以‘刘三’

呼之。仕至高官后，复在名后加‘大人’二字。时至
今日，汶上县人提起刘韵珂，依然亲切地以‘刘三
大人’称之。”刘氏后人刘传军说。

16岁时，刘韵珂得到村中大户人家的资助，
考中了秀才。正当他踌躇满志，对科途充满向往
之际，却是乡试秋闱的数番折戟，落寞懊悔。

到了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拔贡生刘韵
珂终因朝考第一，获得了一个刑部七品的职务。
在讲究出身和门第的嘉道时代，刘韵珂的仕途大
概可以一眼望到头，很难有什么起色。但他却打
破常规，创造奇迹，仕途拾级而上，一步一个脚
印，由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一路晋升
到按察使、布政使。

刘韵珂仕途坦荡的缘由，在于办事果断干
练，为人乖巧机智。

此时，浙江形势日蹇，道光让刘韵珂主持浙
江事务，可谓受命危难之际。

刘韵珂接到调任谕旨后，立刻水路兼程，两
个月后抵达浙江。当时浙江陷入了僵持状态，定
海依旧被英军占据，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
则驻守镇海，谋划夺取定海。形势波云诡谲，并不
明朗。

刘韵珂上任后，立刻前往拜访上司伊里布，
商议浙东战场的防务部署。刘韵珂惊讶地发现，
被道光委以剿夷重任的伊里布，言谈举止却流露
出“主抚”之色。刘韵珂平素最为服膺林则徐的气
节和学识，一心主战，反对议和，是坚定的强硬
派。

伊里布的态度，让刘韵珂不以为然。不久伊
氏来信，称“英夷近来颇为驯顺”，暗示与他一道
倡议“主抚”。刘韵珂看完书信，却立刻派员再往
定海秘密访查。经过精细调查，刘韵珂认定英军
有久占定海打算。英军在定海筑炮台、修码头、开
河道、设店铺、置伪官，似乎要将定海经营成进攻
浙江的桥头堡。刘韵珂认定，伊里布的主抚，将祸
国殃民、贻害深远。他立刻上疏道光，痛斥主抚之
弊，指出英人包藏祸心，“已准英夷赴粤听候查
办，何以仍在定海有修筑炮台等事”？批判的矛头
其实对准了伊里布。

刘韵珂的主战态度，也为英人察觉，“在新任
巡抚刘韵珂的管辖下，舟山的局势已经恶化”。

不久后，刘韵珂趁热打铁，再上一折，从地
利、物产、民心等多方面详细分析，力言“必不可
准英夷定海通商”。此奏使道光坚定主战念头，他

迅速下令，要求伊里布、刘韵珂，“严加防守，如该
夷再来投筹递察词，一概拒绝，不准接收。或有夷
船驶近口岸，即行开放枪炮，痛加轰击”。

刘韵珂一边在思想上攻击主抚派，一面加固
城防，为接下来的战争作好准备。

刘韵珂安抚逃亡至大陆的定海民众。对于流
离失所的百姓，一律分发赈恤，妥善安置。同时他
加强海岸防守，令文武官员训练士卒，招募乡勇，
严密布置，昼夜巡防，提高警惕。他还向地方官授
以防守方略，勉励他们为国守土，虽死犹荣。

刘韵珂认为，与英军海上交战，“是以我所
短，就彼所长”。所以想要拖垮击败英军，必须坚
持陆战原则，作好海岸防御。为此他“勘择要口，
修筑炮台，制造巨炮，严密防守”，并在镇海、杭州
开炉铸炮，分拨各海口配备使用。

在作好防御之策外，刘韵珂甚至还制定有收
复定海的计划。他命令士绅潜入定海作为内应，
募资建造小船以备火攻之用。

此时的刘韵珂，是力主以武力对抗侵略者
的。他力所能及地构建防御体系，稳定抗战军心，
甚至还有主动进攻的意愿。

不久，广州和谈陷入胶着。虎门外沙角、大角
炮台先后陷于敌手。伊里布在浙江因缓于进兵被
革职，道光令主战的江苏巡抚裕谦驻扎镇海。

悉心巩固城防，众人共渡难关
裕谦也是强硬的主战派。他和刘韵珂见解相

似，一拍即合。裕谦在奏疏中，夸奖刘韵珂“爱民
如子，驭兵有术”。

有了裕谦的支持，刘韵珂的主战策略得以付
诸实施。他沿着城池修筑长且厚的土堡，安设巨
型火炮，增加城池防守能力。接着他动员兵士在
城外堆积沙袋，增加城池防守强度，又于河道填
塞大木桩，破坏英舰的机动能力。

为了消弭主抚派的影响力，刘韵珂还数次荐
举主战派干将前往浙江主持防务。早在道光二十
一年（公元1841年）正月，新上任的闽浙总督颜伯
焘就和刘韵珂，不顾皇帝的忌讳，联名要求起用
被革职的林则徐、邓廷祯，让他们赴浙地会同剿
灭英夷。

奏折中，刘韵珂对林则徐和邓廷桢不吝溢美
之词：“查已革两广督臣林则徐、已革闽浙督臣邓
廷桢，臣等均素知其有体有用，其心思才力，臣等
抚衷自揣，深愧不如，且又为英夷所畏忌而欲中
伤者。臣等熟商，用功不如用过，合无仰恳皇上天
恩，准予带罪自赎，饬令迅速驰驿赴浙。”

道光起初并没有答应刘韵珂的举荐。但刘氏
始终未曾放弃努力。在他的坚持不懈下，林则徐
终于以四品卿衔奉旨到达浙江襄赞军务。刘韵珂
将他延为上宾，以礼相待，几乎和他朝夕相处，真
诚倾听教诲和意见。林则徐在浙江共35天，两人
仅有5天没有相见。林氏后来发配伊犁，也是刘韵
珂在寓所执手相送。

当浙江在刘韵珂经营下，形势渐趋稳定之
时，广东的局势却日益恶化。英军袭取广东多处
炮台，广东官员被迫与英人签订《广州和约》，以
屈辱的退让换取暂时和平。但当地官员欺瞒道
光，谎称夷人已接受招抚，不再生事。道光轻信广
州意见，下旨要求各省的督抚酌情裁撤防守力
量。

一向乖巧的刘韵珂，却在关键时刻选择抗旨
不遵。他忧心忡忡地表示：闻悉英军有来浙江报
复之信，“今若将防兵裁撤，如果他们借助风顺潮
盛之势，几日即可到达浙江。那时再调兵堵截，恐
怕缓不能济急”。道光览奏，斥责刘韵珂“迂谬”，
下旨要求裕谦到达浙江后遵旨执行。

但正是刘韵坷的抗命坚持，为浙江保卫战争
取了宝贵时间。等到裕谦赴任时，英军已经北上
攻击浙江，镇海防兵才缓缓裁撤三百多名，基本
保持了现有的防守兵力。

自信固若金汤，前线败绩频传
刘韵珂经营浙江防务，发扬了他果断干练的

优点，称得上尽心尽力。裕谦上任时，刘韵珂已自
认防御工事成形齐备，可谓固若金汤。

刘韵珂认为，定、镇两地布防严密，自可无
虞；就陆战而言，也非英军所长。只要清军据守城
池，吸引英军登陆，便可轻松取胜。这种自信，其
实是盲目无知的。

当时主战派甚至道光，都是此论点的忠诚
信奉者。林则徐就认为：“英军一到岸上，就
丧失了所有技能。他们浑身裹缠衣物，腰腿僵
硬难屈，一旦摔倒在地便无法起身。此时不仅
一个兵勇可以手刃数夷，即使普通的乡井平
民，也能将他们置于死地。”裕谦上任后，也
对刘韵珂言之凿凿地说：“夷人的火炮不能登
山施放，夷人的刀刃无法长距离刺杀。夷人的
腰硬腿直，轻轻一击即倒。而我兵矛矢击刺，
迅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之短，可轻松取
胜。”刘韵珂未临战争一线，对偶像林则徐和
上司裕谦的话，自然深信不疑。

道光在“众口一词”的氛围里，也陷入了
这种论调的盲目自信。他数番对前线将领下
旨，要求“英夷倘有桀骜的情形，断然不准在
海洋与之接触作战。大概夷人的长处在于船
炮，若舍舟登岸，则一无所能”。他还贴心地
为将领出谋划策，“不如偃旗息鼓，诱使他们
舍舟登岸。然后我军就可奋力痛剿，聚而歼
之，这才是上策”。

在这种盲目无知的理念指引下，浙江前线
的将领也被这种虚幻自信所包围。

未久，局势大坏，证明这种固若金汤的自
信不懈一击。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中旬，英军登陆作战，
再度攻陷定海。刘韵珂闻讯大惊，始觉“夷人
陆路凶悍情形，与在洋面横行无异”。他开始
反思此前的错误观念，“向来所谓该逆登陆即
无能为者，并不是正确言论”。他马上向道光
请求调兵两千，分援浙江前线。

到了八月下旬，英军又分为两路，每路数
千人，仅用一天时间便攻陷重镇镇海。钦差大
臣、两江总督裕谦见败局难以挽回，令副将护
理钦差关防各印迅速撤离。随后，他朝西北朝
廷方向叩头谢罪，跳入沉泮池，以身殉国。

裕谦的副将，星夜兼程，将钦差大印送到
了浙江巡抚衙门，并带来了裕谦的死讯。震惊
之余的刘韵珂，惶恐不安。在英军凌厉攻击势
头下，他的内心陷入焦灼和彷徨。

刘韵珂迅速拟就奏折，将裕谦殉国事上奏
道光，并极言浙江防务形势之严峻，“该逆强
悍凶悖，叠次攻陷城池”，“宁波府为浙省东
南重镇，今藩篱尽失，并无险要可扼”。

九月初，刘韵珂甚至向道光上了一道《为
战守失利束手无策》折。奏折中，他难掩失落
之情，叹息虽然自己修筑工事尽心尽力，然而
“该逆与我兵接仗，其炮弹之猛，火箭火罐之
奇，出人意表，且其翻越山林，矫捷如猿……
旬日之内前功尽弃，丧师失地，致裕谦力竭捐
躯”。刘韵珂道出了如今的困境，“伏查自古
制驭外夷之法，惟战、守、抚三端，今战、守
不利，抚又不可，臣梼昧庸材，实属束手无
策”。

此时，刘韵珂已流露出“主抚”的意愿。
但他并未放弃抵抗，接连三次要求道光迅速派
遣大臣带兵，星夜兼程来浙剿办。

八月末，被刘韵珂视为肘腋的宁波再落敌
手，省城杭州暴露在英军面前。刘韵珂“惊恐
焦愁，心力已竭”。浙江防兵溃败，散兵游勇

毫无战力，“无一兵可调”。刘韵珂万般无奈
下，只得在杭州雇募乡勇，训练百姓，作最后
的守御对策。

道光在接到镇海失守奏报后，即派奕经为扬
威将军，主持浙江军务。

这是刘韵珂“主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困守孤城无援，战抚立场迭变
定海、镇海和宁波接连沦陷，旧帅殉国，新帅

未至，刘韵珂成为浙江的军事主持者。可他手
中无兵可调御敌，也无力收复失地。只能退而
求其次，倾心部署以杭州为中心的防务体系。

刘韵珂将全部精力，放在了稳定杭州局势
上。他“以静镇之”，统辖属官弃兵，严令职
守，“有防范不以实，转输不以时，造作不如
程，服习不如法，与凡不用命者，皆杀无
赦”。他又邀同百姓，协力防御，“誓同生
死”，捐资设木栅栏、木牌、枪炮，命百姓营
兵日夜巡查。杭州人心旋定，“百姓感其
德”。

但后来城中谣言四起，百姓人心惶惶，简
陋的防御体制又不堪一击，根本难以阻挡英军
进攻。而英军在浙东战斗中，已显示出极强的
陆战能力，以致刘韵珂悲叹“我兵由上压下，
本属得势……但依旧陷落”。刘韵珂想不出阻
击英军的对策，对于能否保住杭州，也无信
心。

此时刘韵珂心中，能够救杭州的，只剩两
条道路可走。

一条是扬威将军奕经率领的驰援部队。另
一条则是政敌伊里布此前实施的“抚夷”策
略。

在部署杭州防务的同时，刘韵珂向道光奏
称，经访寻难民得知，英军曾对镇海百姓宣
告：上年蒙伊里布以礼相待，本年又将被获俘
虏与之易换定海，英军感其恩，本不敢再来浙
省滋扰。但裕谦到浙后，必欲剿灭英军，偶有
俘虏，动辄剥皮抽筋，是以前来报仇。

刘韵珂在奏折中，委婉地托他人之口，隐
晦地探询道光帝的底线。后来他听说此前主抚
派骨干琦善被发往浙江效力，便立刻奏请复用
伊里布来主持浙江。

而当英军分兵袭掠余姚、慈溪、奉化多地
时，困守杭州、无所作为的刘韵珂，只能期盼
着救援清军快点到来。

日夜惊忧中，刘韵珂辗转反侧，甚至想到
了殉国。他说，若战守不利，“臣只能捐一身
以报君父生成之德，不能以一手而挽万众涣散
之心”。

奕经率军却一路迟缓。纵使刘韵珂数次催
促，也得不到积极回应。刘韵珂不禁对未来战
局出现怀疑和动摇，主抚的念头又加深了几
分。

一直到年底，奕经才姗姗到来。一个月
后，清军分三路进攻定海、镇海、宁波三城，
皆遭败绩。英军又乘势反击清军，奕经大败，
仓惶遁逃杭州。刘韵珂于城楼上，见清军溃败
逃遁，恐败兵扰民，又惧英军尾随而至，仅放

奕经一人入城。
最后一支救援力量的惨败，彻底打消了刘

韵珂主战的念头。他在致同僚的信中，唉声叹
气地说：“自己苦心谋划数月，一朝却遭败
绩，精锐兵士丧失殆尽，幸存者也锐气尽消，
恢复生机之望几乎遥遥无期。”

接下来的，便是如何让道光放弃大皇帝的
尊严，愿意接受和谈了。

排众议上密折，探宝岛作序言
奕经救援部队溃败后不久，刘韵珂开始酝

酿将所思所想呈奏道光。他不顾旁人规劝，力
排众议，冒着忤逆道光的风险，上了名为《奏
报官兵在慈溪失利事势深可危虑》的密折。这
道奏折，即是著名的“十可虑”折。刘韵珂在
奏折中，力陈当今形势危如累卵、朝廷已无力
再战的事实，建议道光接受停战，妥协议和。
他说：“上年定海、镇海的防备，无不固若金
汤。然而旬日之中，一律荡为灰烬，可知英夷
的凶焰已难遏制。”从国内调集的精兵到达浙
江，同样一战即溃，已经“人心涣散，难以挽
回”。他在奏折中，提出了士气、兵源、装
备、战术和经费等十个需要道光忧虑的问题。
奏折的最后，刘韵珂还提议起用伊里布，与英
夷进行谈判。

1842年3月末，北京圆明园内。刘韵珂的
“十可虑”密折，送到了道光的案前。最近以
来，不断传来的坏消息，让这位年近六旬的老
皇帝心寒不已。他曾对奕经抱有最后的希望，
期待延续帝国的荣光。但战败的消息，让他羞
愤和恼怒。他义愤填膺地朱批道：“愤恨何
堪，笔难宣述。”

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道光拥有最终的
决定权。但此刻，只有束手无策的苦恼。刘韵
珂这份条分缕析的奏折，似乎是一条可行的道
路。道光拿起朱笔，在附带的一份起用伊里布
的奏折末尾批下：“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
钦此。”

鸦片战争结束后，刘韵珂并未被追究战争
责任。很快，他还被提升为闽浙总督，成为这
场战争中唯一被提拔的地方大员。

战后的刘韵珂，努力弥合英人和百姓的矛
盾，尽量维持相安无事的局面。在和洋人的接
触中，他也逐渐开眼看世界，了解外部世界的
新奇变化。

道光二十七年，刘韵珂涉险渡海，亲临宝
岛台湾。他在台湾一路视察，了解当地风土人
情。刘韵珂看到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资源的
丰富和现状的落后，“历查各番，有不忍拒其
内附之情，不能阻其开垦之势”，萌发了为民
请命、请求开发的念头。

刘韵珂亲自书写《奏勘番地书》，并上奏
朝廷。但年老昏聩的道光，听从了穆彰阿的建
议，认为允诺番民请求，只会日久弊生，因而
上谕“该督所请六社番地归官开垦之事，毋庸
议”。

福建巡抚徐继畲留心洋务，刘韵珂一直鼎
力支持。后来徐氏著成《瀛寰志略》，详细地
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变
迁和经济文化、风土人情。但此书刊印之后，
却引发接连不断的非议，以致“甫经付梓，即
腾谤议”。

有人批评徐继畲“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
厉”。连曾国藩也认为：“徐松龛中丞著书，
颇张大英夷。”甚至还有人断章取义，弹劾徐
继畲，欲置其于死地。

敏感之时，刘韵珂对《瀛寰志略》大加褒
奖，并亲自作序，认为它“要其盛衰迭代之
效，沿革迁流之故，割据并吞之势，祸福倚伏
之形，古今一辙。有心斯世者，宜可深长思
矣”。刘韵珂的公开表扬，为徐继畲遮挡了许
多谩骂和攻击。但此后，刘韵珂也时常遭受言
官的弹劾，更受到朝内主战派的敌视。

咸丰继位后，朝内主战思潮兴起。刘韵珂
的“柔性”主张，越来越失去了市场。刘韵珂
为了试探皇帝的心意，决定以退为进，上了因
病请赏假一月奏折。咸丰本就不喜欢刘韵珂的
“软弱”，也就趁势顺坡下驴，将其开缺回籍
调理。

此后，刘韵珂一心挥毫泼墨，野湖垂钓，
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捻军过境山东，他因
年高德劭，奉命组织团练，训练士卒，保境安
民。

同治继位后，咸丰时失势的老臣陆续得到
起用。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年逾古稀的
刘韵珂以三品京堂候补。但在第二年，他即因
病去世。

如今刘韵珂的宅院只剩下一座二层砖楼遗
存，但关于他的传说和故事，却在汶上当地流
传不衰。在台湾，也曾举办过“寻找刘韵珂足
迹”的活动。

■ 政德镜鉴┩岛蹬

战争之初，他是坚定的主战派，抨击抚议、修筑工事、调动兵马，皆事必躬亲，尽心尽力。但日益恶化的形势，连遭败败绩的军队，

让他开始动摇起来。危难之际，他从盲目到清醒，力排众议冒险上疏，提出了鞭辟入里的“十可虑”。

刘韵珂：从盲目无知到求真务实

□ 本报记者 鲍 青

刘韵珂向道光上《十可虑》折，捅破了清
廷外强中干的虚弱，无疑是需要不少勇气的。
毕竟当时的清廷，报喜不报忧已经成为主流的
政治风气。而道光也沉迷于这种虚幻的满足，
并对痛陈时弊者抱有敌意。

其实在康乾盛世余晖消退后，清廷的官僚
体制已经走向衰朽和没落。至道光时，统治阶
级的进取精神已消逝，而“欺瞒哄骗”则成了
官场公开的潜规则。皇帝满足于臣子“报喜不
报忧”逢迎拍马带来的虚幻满足感。而各路臣
子也懂得，只有通过此径，让远在京师的皇帝
满意，自己的仕途才能一帆风顺。他们还清晰
地记得，不久前的嘉庆时代，大臣洪亮吉曾上
疏皇帝，痛陈朝廷纲纪松弛、小人溜须拍马，
“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
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希望皇帝能效
法历代贤君，严惩营私舞弊、锐意进取改革。
但洪亮吉的下场，却是先定了死罪，后流放伊

犁。此后朝臣噤若寒蝉，只是唯君命行事、遇
事糊弄欺瞒，以求平安无事而已。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清英贸易冲突的局面
下，这一痼疾也愈发凸显。

鸦片战争前，广东官员就曾向道光上疏，
谎报战果。穿鼻岛小规模交战后，清廷官员奏
称水师将英舰“头鼻打断，船头之人，纷纷跌
入海”。收军之后，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
其中两顶“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
潮漂泊者，尚不可以数计”。而清军损失则微
乎其微，“虽有受伤，并无阵亡”。似乎英国
舰队不堪一击。但实际情况，却是英军仗着船
坚炮利，轻易击败清军。但这些情况，道光并
不知晓。

1840年6月末，广州官员又奏称，经过巩固
城防和训练士卒，英军不敢正视此地，“逆夷
前此所以不敢轻犯者，原因防守严密”。其实
放弃攻击广州，更多出自英军自身的战略考
量。其决定，战争的步骤，在于打击接近京师
的战略要地，对偏远的广东“不必进行任何陆

上的军事行动”，英国内阁命令远征军司令，
在“珠江建立封锁”即可，集中力量占领舟山
群岛，封锁该岛对面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
河口。

可见英军并非畏惧广东防守。但经过地方
官员渲染哄骗后，道光却觉得，只要坚守陆
战，避免海战，就能赢得战争胜利，“英夷必
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
矣”。

除了地方官员作假外，朝廷委派的中央官
员也深谙此道。两江总督伊里布，曾上奏吹嘘
自己“密为部署”，并准备水陆并进收复定
海，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招抚”，最后
以战俘换失地收复。该奏折看似有理有节，维
护了天朝的颜面，因而颇为道光欣赏，朱批中
也多有褒奖之语。

但在和英人交涉中，伊里布却换了一副面
孔。他对英人说：“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
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
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

皇帝下得去。”原来他的所谓计划，就是安抚
英人，哄骗皇帝，最后双方相安无事即可。

后方坐镇指挥者如此行事，前线将领也概
莫如是。前线将领杨芳，曾有过遍寻妇女便器
来抗敌的怪举。他在1841年3月，曾向道光上
奏，说海岸边的英军不过是“哨探船”游弋，
不必过于担心。道光批阅道：“览奏，稍稍缓
解朕的忧虑。”此后，杨芳上奏，称清军大败
英军，英军伤亡446人，民心大定。道光览后大
喜过望：“朕日夜企盼捷音之至，危城立保无
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
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杨芳替郁闷已久
的道光长了面子，道光的溢美之词，自然是溢
于言表。

当年3月中旬，杨芳再奏称，来犯英军被清
军火炮阻挡，舰艇损毁两只，伤亡不计其数。
道光一面赞赏杨芳“调度有方，出奇制胜”，
一面谕令其他将领“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
洗，以彰挞伐而振国威”。

杨芳的奏折，其实都是谎报战果，为的是

讨好皇帝，避免担责。早在3月初，杨芳没有通
过朝廷，就同意和英人恢复贸易。之前的乌涌
之战，杨芳上奏的所谓英军伤亡数据，其实是
清军损失的李代桃僵。而在3月中旬，清英之间
根本没有发生战斗，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胜利战
果。

其实清廷“欺瞒”的弊端，连洋人也早早
看得明白。1832年，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来华
商贸探索，因为没有携带鸦片作贿赂品，沿途
不断遭到刁难。

商船对清廷打击走私的虚张声势，有过生
动详细的记载。走私者从船上卸下货物准备离
开时，会有几十艘中国兵船慢慢划来。但兵船
决不会进入走私船射程范围之内，而是始终保
持一个礼貌的距离，直到走私船离开控制范
围。接着兵船会向上级汇报，声称经过拼力死
战，走私船负伤遁走，谅其不敢再来。

鸦片战争后，哄骗的积弊并未肃清，反而
日益强化。到了1900年，当朝廷在与列强的
“剿抚”间摇摆不定时，曾派出两位大臣进行
考察，了解洋人军队部署的真实情况、清廷军
队的战力情况，以更好地进行决策。两位大臣
因畏惧战火，并未到达前线，回来后只是添油
加醋地汇报了一番。他们认为清军士气高昂、
众志成城，可以一战，而洋人则矛盾重重、毫
无战心。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慈禧贸然地向世界列
强宣战，也就引发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
光绪仓惶西狩，以及《辛丑条约》签订的悲
剧。

·相关阅读·

当封建官场的规则演化为“欺瞒与哄骗”，政治风气的败坏和腐朽也就可见一斑。鸦片战争时，道光总是接收“假情报报”，对决策的恶劣影响自然也贻害无穷。

欺瞒哄骗：清廷决策机制的潜规则

刘韵珂放眼看世界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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